
四 十 年 间 苦 与 甘

年前 年
,

当我就任应用力学教授时我作的演讲的题 目是 “ 应用力学发展的前

景 ” 。

我曾说了不少乐观
,

有时甚至是天真的话 我今天把 “ 四十年间苦与甘 ” 作为这次演

讲的题 目
,

是为了跟 年前的那篇演讲作一对 比
。 一

再说
,

在本周的学术论讨会上 已有如此之

多的著名科学家就 “ 固体力学的发展方向 ” 发表了权威性的论文 如果我再来介绍固体力学

当前的趋势和将来可能的发展方 向
,

就未免是班门弄斧了 我要说的 “ 苦 ” ,

主要指我未能

完成许许多多我一开始想做的事情 但是与国内外伺事 。年的友好往来留在我记忆中的主要

的还是甜
。

我在 前 年的工作
,

从好儿方面说来是最困难的 教学和科研的双重任务极合我

的 口味
。

但是我总感到知识不足 这一点对我就象无法逾越的障碍
。

纳粹统治的 年使我们

与外界隔绝
,

脱离了 自由世界的大量研究活动 战后不久
,

我的主要精力陷于民航局的一些

迫 切的实际事务之中
,

使我无法 认真研读战后的大量文献
。

我在就任应用力学教 授 时 的 演

说
,

表明我对大战期间及战后英国
、

美国和苏联在塑性力学方面作的大量工作甚欠了解 同

时
,

对于首先在苏联提出的
,

之后在大战期间在英国独立完成的关于平面应变以及广义平面

应力的现代理论
,

我也儿乎毫无所闻 的著名论著在 年译成英文
,

以及

一年之后 和 的论著的出版使我开了眼界

在系里的四位教授 。 , ,

和我 中
,

我是最年轻的 我在教学方面

负担不轻
,

以及之后 和一些青年教师无私地帮我评改试卷使我感激不尽 我

一直乐于为大学生 课
,

甚至把它看作是对我的激励 但是评改试卷总使我兴趣索然 我把

它看作是讨厌的劳务

我在 的第 年上
,

教授退休了 他在教授这个位置上工作了 年之久

许多年他是一个人干
,

后来 来帮他的忙
,

几年之后来了 。 。 对 固 体 力

学所留下的荷兰学派的影响是永不会消失的 我们都不会忘记他与其好友 合 作 完

成的里程碑著作《工程动力学 》 我们全都对他怀着 感 激 的 心 情 退 休 之 后
,

’

科埃特 年 月 生于荷兰 河夕母斯特丹 年毕业于 工业大
学 之后先后在阿姆斯特丹国家航空研究所

,

政府专利局和政府 民航局工作 他多年从事航空结 构 稳

定性的研究 在这些工作的基础上撰写的
“

论弹性平衡的稳定性
” ,

在 。 的推荐下
,

作为博士论文
,

使

他在 年获得 工业大学工学博士学位 年他就任该大学应用力学教授 后曾任机械工程系主任

年至 年他连任国际理论和应用力学联合会 主席和副主席 年他得到美国土木工程帅协

如为 奖章 年他得到美国机械工程师协会的 。 奖章 他还 得 到 过 英 国
、

意大
、

波兰
、

德国等国家的一些荣誉称号 了 年
,

在他 寿辰前夕
,

在他马上要退休的时刻
,

他的国内外同事
、

朋友和学生在 为他举行了一次学术讨论会
,

题 目是
“

固体力学的发展方向
”

来 自美国
、

德国
、

荷兰
、

苏联
、

日木
、

英国
、

法国和丹麦等国著名的力学家和应用数学家
,

就 曾为之化费 了他一生精力 的 固 体

力学的一些前沿领域提出了有权威性的综体报告 最后 作了这篇富有感情的答词 —译者



产 。 、, 波指定接替他的位置 年 匕万牙
, 。 , 也从关国回来

,

加入丫我们教投

的行列
。

这些变化对
“

我个人的研究活功有显著的影响 在 前 年‘卜
,

我涉猎 厂弹性力学
、

塑性力学和振功理沦等 各个方而 现在我必须把精力集 一个比 较 窄 的 领 域 之 中 了
。

、 过 去和现在均是振动理沦和动力学一般理论的
一

专家
,

己在塑性力学方而

所建树 这样我就 冉 自然不过地回到我旧 少的爱好 弹性稳定性和弹性薄壳理 沦
。 于 年退休

,

接替他的是 上 。
·

,

后者 也
一

与
·

样在大学里这 样 地

开始 了他的学术生刀 在 。年代后期
,

由 」欧洲大学 ‘ ,所谓的学生造反
,

校方在惊惶失措之
‘ , 决定实行不幸的行政改革

,

使我在大学的第 个年头上笼罩了阴影 大学的评议会和政府

看来都木从战时的经验 ,扣吸取教 训 他们该知道
,

恐惧会促使人们布二最不该
一

几的 笋情 我逐
渐明自

,

我 已 无法在新的红织形式
一

‘保持我学术 良知的完整性 我
“

年初决定辞 去我
一

毛

程力学讲座的位置 出乎我意料之外
,

对此有许多同 多和许多团体为我仗义执
一

占
,

这使我极
感宽慰 我应该感谢高等教 育部部 长和秘 朽

,

他们准我 一年假并重新任命我担任一十专门为

我而设的刀座
,

从而使我可以不受 刁勺不称职的委员会的干扰 在一年的假期中
,

加州理注

学院轻快而又激 人的气氛使我身心回复 平静 我回到 。 】 ,

又可以从事科学研究和对

研究生的教学工作 了 我对这个 问题的立场 也许至今尚未得到人们的普遍赞许 在报道我行

将退休的新闻中
,

报 刊上把我担任的讲座 “ 结构的强度和稳定理论 ” 中加上了 “
自山” 一 词

意指 追求 自山的意向 —译者
,

我愿意把它解释为不过是 记者的心理 作 用造

成的笔误
。

在我的教授生涯中
,

跟随我做完博 论文的研究生并不多
,

这确是一大缺陷 当然
,

在
荷兰的工科大学‘

卜
,

博士学位是风毛鳞角
,

并不普遍 但这一点尚不足成为我未能造就更多
博士研究生的恰当理 由 其中一个 可能的理 由也许是我的高标准要求在传说中被夸大了

,

从

而吓退
一

’ 些 中请博士学位的学生 另一个更确实的理 由则是在我 自己的研究 几作中我并不

十分需要年青助乎的帮助
。

因此
,

余
一

作青年学生本来对我的工作感兴趣
,

我并无必要鼓励他

们在我的指导下 长期工作一耳说
,

我所有的博士研究生都极具才干
,

他们对我的思路和研究

工作起的激发作用
,

在他们取得博士学位之后很久还常常保留着
。

例如
,

我重新对弹性薄壳

理沦发生兴趣是 山
飞

我第一个 博士研究生 的激发 他的论文讨论了螺旋面壳体和螺旋

桨叶片
,

揭示 了壳体理论‘ , 许多当时不能解决的间题 这些 问题的解决使我 忙 了好 几年
产 。。 对含有圆柱孔的平板的三维应力分布作了很透彻的研究 他对于薄板的渐近结果厂 在

年之后被用于验证
‘

和 生 提出的板 自由边
一

上修正的边界 条
件

,
一

坏次被证明是极有价值的工作 无独有偶
,

入 儿 间题中更困难的厚板的渐近解
,

聂后

为 。 , 和 、 所得到
〔 , , 工 的硕士沦文 随后他又在此基础上完

成 了博 上论文 耳次证明了教学相 长的道理 他使我认识了
’

在 年代对弹性

力学的三维方程进行渐近积分所取得的成就 这项工作后来用来验证和改进经典 的 板 壳 理

论
。

汰 关
一

于圆柱壳中圆孔周围应力集中的 沦文大概是我的博士研究生 独 立 完成

的工作中最突出的 有一个例外 他的理论对先前
产

的工作作了重大改进 指出 下

而这一点也许很有意思 该同一问题同时在美国哈佛大学工程和应用科学系由 , 用

不同方法得到解决 白不待 言
,

他们的结果完全符合
,

而且也为 。 很 仔细 的 实



验所证实 以我早期关 于弹性力学二维理论的工作作为基础
,

对有孔板的应力分布

作了全面的分析研究 我当时研究的对象是双周期分布的任意形状的孔 他作了很仔细而又

很详尽的数值计算 计算结果很快为设计规范所采纳 引 。 用有限元法作的 三 维 修 正
,

对

的工作是很有价值的补充 在远离大学的另一个工作单位内完成了他的博士论

文 这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在我国
,

人们可以依靠一定程度上的通信
,

在校外通过独立的研

究工作而获得博士学位
。

这是一个位得庆幸的传统 我们希望
,

这一传统不要象其他古老的

优 良传统一样随时间而消失

除了在机械工程系以及我在 年辞职之前在航空工程系工作的同事和助手之外
,

我在

研究 〔作方面还得到 了许多其他方面给子的帮助
。

除实验技术 由于我在动手方 面 极 其 笨

拙
,

我从未能掌握必要的实验技术 外
,

数学是力学中最重要的工具 如果没有我校数学系

许多同事的启发和帮助
,

我要在力学方而做出什么成绩米
,

且不说不可能
,

也该说是极端困

难的 他们中有两位 已不在这儿 、 不幸 己不复人
一

世 比 则早 己 退 休 对于

他们两位的感激之情不是一两句话说得完的 在经典的和现代的数学分析方面均

有很深的造诣 当人们要追溯在力学问题中多少被掩盖的数学本原时
,

他在这方面的知识的

价值是不可估量的
。

二 洞察事物本质的数学直觉
,

则常常启发我的思路 在

几年前刚退休 他退休前在工科的几个系中讲授理性力学和进行有关的研究
。

虽然我早就感

到有必要把力学的这一分支纳入工程力学之中
,

但是 , 。 出色的讲授使我们确信 为

了使我们的学生充分受益于 。 的课程
,

我们在工程力学中讲授理性力学的计划应 该

缓行
。

理性力学的课程 目前 己由工程力学的教授担任
,

但是使我们庆幸的是
, , 仍在

积极从事研究工作 最近他
一

与 加 大学的青年同事 合作完成的关于运功学的颇具

创见的论文
,

就是一个明证
。

上面谈的是我在 的同事
、

助手和学生 看来
,

我更应该感谢在我整个力学生涯中

给予我鼓励和鞭策的国际力学界 我首先要感谢一位我 从未见过面的出色的科学家和教授
,

他在我大学毕业不久即不幸去世了
。

他就是 他对弹性稳定性理论有 很 深 刻 的 想

法 虽然他的这些思想未能在国际力学界获得应有的承认
,

但是 他对我工作的影响比任何其

他人的影响都大
‘

战后不久
,

在巴黎举行的力学大会上
,

我有幸结识 了一些朋友
,

他们后来

成为我毕生的好友 我很高兴
,

他们之间的一位
,

参加了这次讨论会
,

来重叙旧

谊
。

曾经款待过我和无私地鼓励过我的著名的同事和朋友是太多了
,

今天我在这里无法一一

列举 我曾说过
,

我在国外的朋友比起国内的还要多 这也许因为荷兰是一个小国
,

但是更

真实的原因
一

也许是
,

在国内人们对我的缺点看得更清楚 我要请我众多的朋友们原谅
,

我这

里仅举出两个名字来 第一个是 我们共事 达 三 学 年 之 久
,

其 中 一 年 在
,

两年在美国 我先是被邀请在 。 大学工作
,

年之后又被邀在加州理工学院工

作 在学术讨论方面既清晰又准确 处事待人则极富幽默感 两者都对我留下了深刻的印

象 我和他仅在一篇文章上共同署名
,

这使我终身引以为憾 在学术上我与之联系最密切的

国外的研究单位是在纽约的 研究所和哈佛大学的工程和应用科学系 我与两者联系

的 目的并不相同
。 , 研究所的 乙 对我来 说是理想的应用数学家 我们 两 人

在 年代多次讨论壳体理论及其数学论证方面的问题 这些讨论对我的影响很难言传 对于

壳体理论这样的题 目
,

严格的数学论证和工程的直觉相互配合
,

是极富成效的 看来于双方



都有裨益 我和哈佛大学打交道则更多是关
一

于共同的工程科学的问题
,

我 也极希望这种交往

对双方都有好处 我很高兴
,

哈佛大学来 了好儿位同事来参加这次学术讨 论会

一直到 年代初之 前
,

我在国外的个人联系主要在美国 一个显而易见的原因是这个大

国在固体力学的发展方面起的重要作用 特别是 由于我 曾在肮空部门工作
,

他们在
一

工程实际
,卜应用固体力学的情况我多少是熟悉的 由于政治上和语言上的障碍

,

我未能
一

与苏联的同事

们作类似的接触
,

但是在固体力学更数学化的研究方面
,

这个大国比起美国来甚至更有实力
。

就 语 占盯
一

言
,

要 山于我本人的原因
,

至今仍存在严重的障碍 但是使我很高兴的是
,

政治

哲学的分歧并未妨碍我同苏联的许多同事逐渐开展友好的往来 我 已对苏联的同事
一

参加这次

会议表示 了欢迎 我与西欧科学家之间的学术联系发展较慢 部分的原因是由 于大多数西欧

国家的 乡土观念颇重
,

在科学方而都有某种本国的优越感 这与美国同事们的豁达大度适成

鲜明的对比 与美国科学家建立密 切联系的另一 个更为重要的原因
,

是因为美国大学 以及其

他科研组织的无
一

与伦比的慷慨好客态度 因此
,

对 于经济上拮据的欧洲人来说
,

横渡大西洋

比起在欧洲大陆内旅行容易得多 随着欧洲的繁荣
,

特别是欧洲力学 讨 论 会

的活动
,

包括东欧和西欧的地区性的接触 己大大地增多 了 欧 洲 力 学 讨 论 会 ’
‘ , 是在 的倡议下

, 一

左二首先举办的 迄今

已开过 余次这样的讨论会 位于意大利 的国际力学中心 工 ,

在 、,

。 的出色领宇下
,

举办了一系列固体力学的讲座
,

在加强欧洲学术交流方而也起 了十分

显著的作用

对我来说值得庆幸的是
,

在我就任 工业大学教授不久
,

我即被吸引到国际 科 学

组织的圈
一

中来 国际理 沦和应用力学联合会所组织的第一次关于非线性振动的学术讨论会

是在 。 、 岛举行的 根据 ’ 的提议
,

我担任学术委员 会 的 秘 书 主席是

白跳 ,

参
一

与了这次讨论会的组织工作 年我被任命为应用力学协会国际委员会会的

秘书 这是一项使我感到伤心的任命
,

因为这项任命的背后是我的好友 二 。 己经

病危 在这个岗位上我得到许许多多我的同事们的帮助 其中首先是我的 老 师 。 以

及他的密友 以后又有 。 ,

和 、、 上
’ 、乙。

年之后我又进入 国际理论和应用力学联合会的执行局 我曾先后担任司 库
、

主 席 和 副

主席 我至今仍把我担任的这些职务作为极大的荣幸
,

因为我的前任包括 了各个方 自的著名

学者 其 ’ , 有 ‘ 色 , , 了 ,

和 ,

确实
,

这些社会活动的负担不轻
,

占去 了不少进行研究工作的时间和精力 但是我通

过这些活动得 以与如此之多的著名的同事们交流思想
,

获得启发
,

还是感到得多于失

在我的科学生涯中我最感兴趣的领域是相当窄的
,

这包括弹性稳定性
,

屈曲 和 屈 曲 后

效
,

特别是关于板壳结构常发生的各种各样的低应力屈曲现象 其中还包括作为这个领域的

必不 可少的基础 弹性薄壳的普遍理论 我在这方面的兴趣与我从 。 】 毕业之后在航空二〔

程方面早期从事的工作有关 在 年代出现的金属薄壁结构
,

把弹性簿壳的屈曲间题推向研

究
一

二作的前沿 我好儿年做的多少是常规的工作
,

即对飞机公司作的应力分析进行检验
,

同

时也作一些结构研究工作 最后我得到结论 我值得就这些问题写一篇博士论文
。

年我

首次把这个想法与 。 进行了讨论
,

得到的回答并不是很鼓舞人的 我向他征询什么是

最恰当的题 目
,

回答是叫我 自己去找
,

找到后再来讨论 第二年我想我确实找到了一个恰当



的
一

峡础
,

即 厂列定理 一个弹性结构的载荷空间的稳定域如果包括一个线性的前屈曲状态
,

那么这个稳定域就一定是凸的 使我失望的是
,

不久我就发现
, 此 早在 年 已在

应用力学的剑桥会议上发丧 了这个定理了 年春我不幸染上肺炎和胸膜 炎 是 年 月

日纳粹入侵
,

我正卧床不起 在病榻上我读到 。 功 年 月在皇家航空学会杂

志上发表的激动人心的文章 他讨论了非线性弹性支撑杆的性状 他简明的论述使我想到这

样一个其本思想
,

即在临界载荷点上的不稳定性可能就是 原始缺陷产生灾难性后果的原因

上述猜想
一

分致我在论文中提出弹性稳定性的非线性的普遍理论 。年夏天我的想法趋
二

定形
。

在 年 月我写的一封信中
,

这个想法 己相当具体化
,

从而原则上为 所

同意 我的基本工作完成于 年 月
,

其中包括对轴压下圆柱壳体屈曲的令人困惑的问题

的讨论
。

是年年底
,

论文第一稿寄给 根掘他的意见略作修 改
,

其时 已是 年

年除 夕的情景仍历历在 目 我和我 的妻子坐在简陋 的壁炉前面谈论着战时的一些

人人关心的问题
,

同时 也谈论了我完成的论文会有什么样的遭遇 我认为这项工 作 是 重 大

的
,

但是这一点是否会得到人们的承认呢 由 」“在纳粹 占领下德语是唯一的出版所允许采用

的外国语文
,

我的沦文显然只能用我本民族 的文字 荷兰文 写 了 这使我国外的同事们很

难卒读 拐年 月
,

我 与设在阿姆斯特丹的巴黎出版公司达成协议 论文在 月底印刷完

毕
。

答辩定在 年秋
。

但是这 一点并未实现 年 月
,

大学在纳粹的压力下决定所有

学生在通过考试之 前必须声明对纳粹 占领当局的忠诚 我迄今还记得我对大学评议会当时屈

服 」这个压力所表示的愤慨
。

这也是我前面提到的这个评议会的懦怯的表现之一 我对此的

回答是
,

我不 再对博士学位感兴趣了
,

虽然这一点并未得 到 。 的赞同 这时出版商

做得很慷慨
,

我是感激的
,

也 是敬仰的
。

出版商建议论文照样排版
,

但暂不印刷 等到战后

才把事情了结
,

也等到那时才让我付清费用 我们双方都假定战争的结局是我们的胜利 从

而当大学重新开门不久
,

年 月
,

我就获得 了我的学位

我之所 以比较详细地叙述了 年前关于我完成在弹性稳定理论方面第 一 个最 准本工作的

这段厉史
,

一方而是要说明
,

一个商业 的公司有时比高等学府更富人情
,

更有勇气 另一方

盯也为 了要解释一卜为什么我在之后一段时间内迟迟没有回到我这个心爱的题 目上来 我前

而 己谈到其部分原因
,

即战后的儿年我得紧张地去完成一些呱待解决的非学术性间题 在我

就任教授的开头儿年中我又迫切需要弥补我在工程力学领域 ‘ , 知 识的不足 另外 一 个 原 因

笼
,

我认为我既然 已发表 了我对于弹性稳定性的一些基本的想法
,

我就不宜再在这个题 目上

过多费笔墨了 这是羞怯和过分 自信两者的很有趣的混合
。

我说 “ 过分 自信 ” ,

是因为我想

当然地认为
,

我的论文既经 发表
,

那么在这个领域作研究的所有人在原则上就都 可 以 读 到

它 我 年在 巴黎力学会议上宣 读的一篇论文很清楚地 说明了这一 点 这是我平生第一次

、
一

〔映 一扁论又 找连想都没有想一下在 论文 ,卜应该把我在它处 即在他的博士论文中 —译者 已经相当详细地讨论过的命题 再叙述一番 这篇论文讨论的是平板在过屈 曲 区 的 性

状
,

在大战后期曾以研究报告的形式印行过 关于这篇论文还有一些有趣的细节值得一谈

这项工作是我在 人 。 航空研究所时完成的 我为了不受德国 占领
’「

局的干扰
,

与民

航局签订了一项协议
,

进入这个研究所工作
,

作为一个避难去处 这样我就不至于替德国人

工作 我的论文被安排在 为主席的小组宣读 在论文中有一些数值结果是出人

意料之外的 在主持对我论文的讨论时
,

干脆把讨论中止 ,

并说 , 他对论 文 的

· ·



协一 个字都不相信
。

这对
·

个 青年米说不舍当头
一

瓢冷水
,

但却很有益身心 最后巴黎大会

的论文集从未出版
,

虽然我有幸收到了论文的校样并作了校改 至今
,

国际理论和应用力学

联 ’会的年度报告对于这件事的说明是恰当的和精确的 巴黎会议的文集在巴黎的 , 仃

儿 。 公 司手里 到今天为止
,

仍是如此

我在 年代慢慢地回到非线性弹性稳定性这个领域 , ,来 由于我在 一 年度在布

朗人学月泊勺一 门课程而使我的步伐加快 了 我的听众中包括我的好 友 他 在

讨论时提出的不少友好的
、

建设性的和精辟的意 见
,

我是不会忘记的 在这段时间内
,

非线

性弹性稳定性引起了极广泛的兴趣 特别在哈佛 大学
,

我相信我的工作产生 了
一

定的影响

在伦敦的大学学院 。 ,

有人多少独立地提出 了类似的方法来处理离散

的弹性休系 这
一

点 。 和 在其 仑著 “ 弹性稳定性的普遍理论 ” 的前沁卜雄 辩

地加以描述 了 特别对我有启发的是 对
一

」几受外压的球壳的研究
,

泛

函分布的现代语 言对屈曲理 论的重述
, 卫 , 和 在 , 卜 的纪念文

集
,卜的论文

,

以及他们在本周学术讨沦会 共同提出的令人激动的论文 另外
,

对 于我在今

年讲的课程
,

写 了很出色的目义 ,

我 也致以谢意

我的博士论文指出
,

为 了把稳定性理论应川
几

壳体
,

需要一个当时尚未存在 的壳体非线

性理论 因此在其第 章
,

我讨论了壳体的非线性理 论 最后把问题归结为求一个 以中性面

应变和曲率变化率为 自变量的弹性能的恰当的表达式 这个表达式从而 也可以川
, ,性 而的位

移分量及其 学数表示出来 这个理 沦可以考虑到壳体形状的原始缺陷

前 ’己经提到
,

年的博士论文提出了关
一 二

评价文献中的壳体的线性理 论 的

一些不 司看法
,

从而激发 了我对同时包括线性和非线性区域的弹性薄壳普遍理 论 的 兴 趣
。

年在 举行的
,

由国际理论和应用力学联合会组织的关于弹性薄壳理论的学术讨论

会上
,

我有幸在 致开幕词后头
、 ·

个宣读论文 我概述 了我当时得到 、勺一 些 报 丛 本

的
,

我 认为是无可辩驳的结果 鼓后发现
,

山此泞得的线性理论的方程与
。、 。 、 在 司年初

用不同方法得到的以张量形式表示的方程完全等效 在随后的 七年 , , ,

大西洋两岸之间在一

系列的学术报告中讨论 了非线性领域的进一步细节 这些内容没有及时发表 其第一 个原因

是我觉得所得到的结果尚不尽如人意 其次是因为 ’ 在 年就非线性理论发表了一

篇极出色的论文
,

使我当时对于发表我的进一步结果兴趣索然 乙
在 年发表

的一篇很基础的论文使我走上 正轨
,

对该问题作 了进一步研究
。

他用具体而微的误差估计验

证 了壳体理论的经典假定 这对壳体理论而言是一个里程碑
,

但是并非终点 对 犷壳体方程

解的误差估计
,

比起壳体方程本身的误差分析来说更为重要
。

为此我们仍有大量工作要做
。

除 了一个特例外
,

我们得到的仅是壳体线性理论解的均方根误差估计 我有幸参加 了这方而

的 作 我在美国 。 。 】。 和 合作下作 了这方面的研究 近来我又 , 犷法国的
毛。 。 己二 。 作了共同的研究

重读我在就任教授时的演说
,

我失望地发现我漏掉了当时已在酝酿之中的若
一

于重大的进

叹 我只提其中两个即断裂力学和电子计算机的冲击 在断裂力学方面
,

性裂纹 问题方面作了一些贡献 我 曾与
我们的小组仅在弹

资料
,

我是很高兴的

入
,

使我引以为骄傲

合作收集了裂纹 问题渐近方法方而的一些

山 对中止于 自由表 盯的三维裂纹所作 的 分 析 很 从 本
,

很 深

这项工作 也许是在 年得到平面应变条件下裂纹公式之后



对断裂力学弹性理论的最重大的贡献 我很感激地提到 。 , 的有限元工作 他应用了
现代电子计算机

,

这大概是迄今在力学科学家手里的最有力的工具
。

他在这个领域
,

特别在

非线性范围内作出的重大贡献
,

完全可以弥补 由于我对此新领域缺乏热情而造成的不足
。

我很乐意 以较乐观的音调结束我的讲话 我仍坚信我下列基本的观点
,

即为使力学得到

进一步的发展
,

我们 一定要逐步应用更加抽象和更加精密的数学
。

例如
,

泛函分析现在 已是

固体力学有效的工具
。

我很 高兴地指出
,

我远在泛函分析普遍应用之前
, 已多少不 自觉地应

了这个工具 我希望我一直是把下列格言铭记在心的 对于工程科学的研究而言
,

只有得

到 了全部数值分析结果
,

可且把结果变成能为其他工程师应用的形式
,

这项研究才算完全
。

我业 已化费 厂不少时 来回忆 这是 了岁数的征候
,

说明退休己刻不容缓 这一点你

们 定比我更早就注意到 了 我应该 再补充一句 我本想悄然离开大学
,

不作告别演说
,

从

而免去你们今天受罪听我唠叨 我们工程力学小组的同事们为 了庆贺明天我的生 日
,

举办了

这次学术讨论会
,

是属好心 但是引起 了我这一大篇 话来也算是罪过不轻 当 和

最初通知我
,

他们 已准备举办这次会议的时候
,

我是深为感动了 我 也马

上明白
,

我 己免不 了今天要讲演一 番 会议的组织人
、

报告人和与会代表的名单是太长了
,

不便在这里照念 因此我只能 向你们大家表示深 切的感谢
,

感谢诸位用这样难免的方式给予

我崇高的荣誉
,

这使我极感欢欣

下略

王克仁译 自 压
’

, , ’ ·

。、

户二 , ,

, , 。 了一 遵

流体力学同解决工业及环境流体流动

问 题 之 间 的 某 些 联 系

英 〕 剑桥大学应用数学和理论物理系 了 王一 ,

一
、

引 言

值此 《流体力学杂志 》 歹
·

时 州 恤 周年纪念特 刊出版之际
,

考察一 下

控制和利用流体流动的某些途径
,

考察一 下本刊 已发表过 的这类科学研究和实际进展之间的

关系
,

看来是适宜的 从 二 到
,

到 山 ,

都是把对流体运动的了解

应用于研究和实现飞行 包括人工的飞行和 自然的飞行
,

这种应用现在 已经和这 门学科的

科学发展齐头并进 但是
,

尽管很早 以前人们就 已为了工业与环境的 目的而控制和利用流体

运动
,

流体运动的这种应用与其科学研究之间的联系却还不那么很直接和广泛一也许这是由

于这些领域耗资不大和失败的危险性较少之故
。

因此
,

现在来讨论流体流动的这些方面是十

分恰当的
,

因为《流体力学杂志 》的最值得注意的特色之一是 己经发表 了不少 仃新想法的论

文
,

这些新想法在非航空应用方面都已经或可能使人感兴趣


